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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深海及其底部生物圈的探测和研究, 是当前海洋大科学研究的焦点, 是未来的海洋科学, 

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深海及其底深部生态学的研究, 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简要回顾了深

海生态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以及中国在该学科的研究进展, 提出了大力发展深海探测和钻探设备、

技术, 建设深海生态站和大洋钻探船; 以生态系统为中心开展深海生态研究; 将深海生态研究纳入

国家和有关部门的研究计划、支持多学科交叉和融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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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的水深标准, 至今尚未统一。有人主张 200m

以下为深海, 因为真光层的最低水深为 200m; 但更

多人主张水深超过 1000m 为深海, 因为 200—1000m

之间的水层仍有微弱的光 , 是微弱光区 (twilight 

zone), 且在千米以深的水温相对稳定 , 环境与上层

水域有较大差异(Kaiser et al, 2011; 孙松等, 2017a)。

深海底深部 , 一般指大洋底往下到地球内部第一个

不连续之间的圈层 , 大洋型地壳的厚度比大陆型地

壳厚度小, 一般变化于 5—15km。 

近半个世纪以来 , 深海与其底深部的探测和研

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 极大地推动了深海生态学的

发展。深海及其底深部生态学的研究, 既是海洋生态

学研究的新领域, 又是当今海洋大科学、生命科学和

环境科学紧密交叉、融合的汇集点。深入开展研究, 

将有助于阐明海洋生态系统的能流、物流、信息流和

基因流, 生命起源、水循环、液体成矿、全球气候变

化, 以及深海资源的开发和保护等科学问题, 推动相

关学科的发展。 

本文简要回顾了深海生态学研究的三个里程碑

和我国深海生态学的研究进展 , 对发展我国深海生

态学提出了三方面建议, 即: 大力发展深海探测和钻

探设备、技术, 建设深海生态站和大洋钻探船; 以生

态系统为中心开展研究 ; 将深海生态研究纳入海洋

大科学计划, 支持多学科交叉和融合。意在与大家共

议, 期望有助于海洋强国建设。 

1  深海生态研究的三个里程碑 

深海生态学研究的三个里程碑 , 都是得益于深

海采样、探测和深海钻探设备与技术的成就, 以及众

多的海洋科学考察实践(莫杰, 2004; 罗伯特·鲍尔德, 

2006; 理查德·巴伯等, 2006; 冯东等, 2010; 李一良, 

2010; 翟世奎, 2018)。 

1.1  “挑战者”(challenger)号的深海调查 

由于深海生物采样和观察不易 , 早期的物理海

洋学家认为深海是静止不动的(管玉平, 2018)。而海

洋生物学家, 如福布斯曾断言, 海洋深处是没有生命

的。因为他是著名的海洋生物学家, 因此他的观点被

普遍接受。既然深海没有生命, 当然就谈不上深海生

态学的研究(李冠国等, 2011)。一直到 1872—1876年, 

英国的“挑战者”(H.M.S Challenger)科考船, 从 6250m

水深处采到 20 个深海动物标本, 由此才开始引起对

深海生物的关注, 开启了深海生物的科考活动。之后, 

许多深海调查的结果表明 , 深海有种类繁多的微生

物和动物, 说明深海没有生命的看法是错误的(李冠

国等, 2011; 陈旭淼等, 2014; 邵宗泽, 2018)。因此, 

“挑战者”号的科考成就, 开启了深海生态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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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个里程碑。但人们普遍认为, 深海动物的食物

是来自以太阳能驱动的海洋上层水域生物的产物(如

排泄物、动物尸体等)。 

1.2  热泉和冷泉生物群落的发现 

1977 年, 美国科学家利用“阿尔文”(Alvin)号深

潜器, 在东太平洋加拉帕戈斯裂谷(Galάpagos Rift)的

水深 2500m 洋底, 首次发现热液喷口(即“热烟囱”, 

hydrothermal vent) 不 仅 正 在 喷 出 水 温 高 达

350—400°C的热水, 水中含有丰富的金属物质、以及

硫磺等气体 , 而且使人惊奇地是看到热液口附近有

一片繁盛茂密的生物群落。既有个体长达几米的橙红

色 蠕 虫 (Riftia pachyptila) 、 几 十 厘 米 大 的 蛤

(Calyptogena magnifica) 和 贻 贝 (Bathymodiolus 

thermophilus, 嗜热深海偏顶蛤), 还有许多个体大小

不等的蟹(Bythograea thermydron)和鱼等动物, 形成

奇幻无比的海底绿洲 , 被科学家称为“海底玫瑰园” 

(Lonsdale, 1977; Corliss et al, 1979; 莫杰 , 2004; 

Kaiser et al, 2011)。1979年, 美国地质、生物和化学

家, 再次乘坐“阿尔文”深潜器对加拉帕戈斯裂谷及东

太平洋海隆进行了考察, 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之后, 

美、日、法、德、加等国在世界各大洋相继发现了数

百个热烟囱及其周围的生物群落(Von Damm, 1990; 

Shank et al, 1998; 莫杰, 2004; Kelley, 2005; 肖湘等, 

2010; Vrijenhoek, 2010)。1983年, 美国科学家还首次

在墨西哥湾佛罗里达陡崖发现冷泉(cold seeps)及其

生物群落 , 之后 , 各大洋都发现了冷泉生物群落

(Paull et al, 1984; Zhang et al, 2004; 陈忠等, 2007; 

Cordes et al, 2009; 冯东等, 2010; 李超伦等, 2016)。

经研究表明 , 热液口和冷泉口周围的动物与大量微

生物共生, 它们主要依靠微生物利用硫化物、甲烷等

化能合成有机物获得营养 , 被称为 “暗食物链 ” 

(Hentschel et al, 2001; Duperron et al, 2007; 谢树成等, 

2010; 苗婷婷等, 2012; 李学恭等, 2013)。 

在没有阳光、没有光合作用的深邃海底, 存在一

个个五彩缤纷, 充满生机活力的生物群落。这表明, 

太阳并不是地球生物圈生物的唯一能量来源 , 从而

改变了深海动物的食物都是来自太阳能驱动的生物

生产物的认知, 同时也提出了深海生物多样性, 以及

动物生理、代谢、繁殖和种群与群落等新的课题。因

此, 深海热泉和冷泉群落的发现, 是对经典生态学已

有认知的重大挑战, 是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1.3  大洋底深部生物圈的发现 

随着深海钻探计划(Deep Sea Drilling Program, 

DSDP, 1968—1983), 以及随后的大洋钻探计划

(Ocean Drilling Program, ODP, 1985—2003)的实施, 

研究人员在取得的大洋底深部沉积物的原位样品中

揭示了 : 海床以下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深度内不仅

有微生物存在(Parkes et al, 2000; D'Hondt et al, 2004; 

王桂芝, 2010), 而且细胞数至少有 106/cm3, 最高可

达 1010/cm3, 利用 RNA技术测定, 这些细胞处于旺盛

代谢状态, 并非处于休眠或死亡状况(Schippers et al, 

2005)。估计, 地球深部生物圈(deep biosphere)的微生

物 , 其总量至少可达地球全部生物量的 1/3 

(McKenzie, 2003; Arrigo, 2005; Lipp et al, 2008; 张晓

华, 2016)。大洋钻探和一些陆地油井的钻探取得的原

位样品分析结果(Liu et al, 2019), 都支持和证实了天

体物理学家高德(Gold)率先提出的, 地球深部存在一

个由微生物构成的深的、热的生物圈(the deep hot 

biosphere)的假说(Gold, 1999; 李一良, 2010)。 

深部生物圈的微生物处于高温、高压环境中, 具

有嗜压、嗜热、嗜碱、嗜酸等特性, 向人类展示了未

知但丰富的基因库。大洋底深部生物圈完全是由地球

深部的能量和碳源支撑的生态系统(张传伦等, 2010; 

王南南等, 2018; 张瑶, 2018)。由此引起人们的许多思

考: 如除了化能合成能源外, 是否还有可被生物利用

的能源, 比如热能、辐射能; 深部生物圈是否是地球

生命的起源; 目前这个圈层是否还在创造生命; 大洋

底深部与海洋是如何进行物质、基因交流的等等(袁

训来, 2010)。因此, 大洋底深部生物圈的发现, 是深

海生态学研究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2  我国深海生态学研究的进展 

新中国诞生后, 国家重视海洋的科技、教育和资

源开发利用 , 对近海的资源和环境开展了多次大规

模的综合调查研究 , 基本摸清了我国近海的状况和

变动规律, 为发展海洋经济、海洋强国建设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由于国力所限 , 对深远海的科考力不从

心。虽然从 20世纪 70年代末, 我国即开始对太平洋

多金属结核进行调查 , 并在多次调查的基础上 , 于

1991年获得太平洋 CC区一块多金属结核开辟区, 成

为继印度、法国、前苏联、日本之后第五个“深海采

矿先驱投资者国家”。但直到 20世纪末, 我国大洋调

查主要还仅限于寻找大洋矿产资源。但在此期间, 一

些发达国家纷纷由海底单一多金属结核调查 , 向富

钴结壳、多金属软泥、热液硫化物、气体水合物、深

海生物多样性、深海基因资源和底部生物圈等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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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考方向发展。 

进入新世纪, 我国制定了向远洋、深海进军的计

划, 加大了深海探测设备、技术的自主研发, 以及大

洋、深海的科考活动, 努力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从世

纪初起 , 先后对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进行了调

查。在 2007年 7月 Dy (大洋)第 19航次, 我国首次在

西南印度洋发现了新的热液区, 并成功取得了“黑烟

囱体”的样品。之后, 又在各大洋发现了几十处热液

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 2016)。 

在我国深海生态学发展史上 , 以下三件事具有

重要意义:  

一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深海载人深潜器“蛟龙”号, 

于 2013 年 7 月在南海的深海区深潜成功, 并采集了

大量珍贵深海底栖生物样品 , 标志着我国已具备了

深海探测、开展深海生态学研究的能力。 

二是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李新正研究员 , 作

为首批参加“蛟龙”号试验性应用航次的学者, 全程

参与该航段的深海冷泉区和海山区底栖生物的考察, 

并在 3500 米水深的海山区随“蛟龙”号下潜, 亲自

观察和采集了生物样品 , 成为中国首位进行深海考

察的海洋生物科学家。 

三是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热带西太

平洋海洋系统物质能量交换及影响”(2013—2018), 

经过 5年的努力, 在深海综合探测体系与能力建设、

海洋化能生态系统和海山生态系统的科考取得了创

新性成果; 2016年中科院“探索一号”利用自主研发

的万米科考设备在马里亚纳海沟进行综合科考 , 是

我国首次在 11000 米海沟成功进行无人深潜及探测, 

标志着我国深海科技进入了万米水深时代 , 宣示了

我国海洋深海科技能力实现从“跟踪”为主向“并行”、

“领先”为主的转变(李硕等, 2016; 李超伦等, 2016; 

孙松等, 2017b)。 

近些年, 我国学者对海底热泉、冷泉和海山生物

群落, 深海生物多样性、深海微生物的资源开发与应

用, 以及深海生物采集和保真、深海生物的培养技术

等的研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如, 在西太平洋海山区

和东太平洋结核合同区 , 开展了深海微生物原位富

集培养; 成为继日本、德国之后, 第三个可以在实验

室进行深海热液大型生物培养的国家; “东方红 2号”

调查船, 在马里亚纳海沟进行水动力、地质、地球物

理、生物地球化学过程及演变规律科考中, 发现了深

海烃类降解菌; 国家“973”计划“超深渊底栖动物

群落空间分异机制研究”和国家科技基础资源调查专

项“西太平洋典型海山生态系统科学调查”, 发现了

一些新的物种, 并对生物群落和差异进行了探讨; 在

对西太平洋雅浦海山、马里亚纳海山和卡罗琳海山的

海域进行了初级生产力、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

生物的生态调查 , 获得了大量生物样品 (张均龙等 , 

2013)。目前, 我国已建成了深海微生物样品库、深海

大型生物样品库 , 为深入开展生态学研究提供支持

(王淑芳等, 2012; 苗婷婷等, 2012; 郭书举等, 2012; 

张武昌等, 2014;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 2016; 刘杰等, 

2017; 郭文捷等, 2017; 郭欣雨等, 2017; 中国海洋年

鉴编纂委员会 , 2018; 李中石等 , 2018; Liu et al, 

2019)。据 1953—2015 年间, 对世界海沟进行研究的

前 15 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论文统计, 中国海沟研究的

论文逐年增多, 2015年已跃居美、日之后, 居第三位, 

而海沟生态系统研究是主要内容之一 (张灿影等 , 

2016)。总之, 我国深海生态学的研究已迈开步伐, 紧

追国际先进水平。 

3  发展我国深海生态学研究的建议 

综上所述 , 我国深海生态学的研究已有良好的

基础, 为了助推发展, 提出以下建议:  

3.1  大力发展深海探测和钻探设备、技术, 建设深海

生态站和大洋钻探船 

科学的发展总是和工具的改进分不开的。每当有

重大的工具和技术发明 , 科学也就孕育着重大的飞

跃。深海生态学发展的三个里程碑也是有力的证明。 

我国近十几年, 大洋、深海科考和研究能取得快

速发展 , 首先是由于国家大力支持自主研发深海探

测设备和技术。这才有现今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

国家实验室拥有 200、1000、4000和 10000m谱系的

“海燕”水下滑翔机研发和生产的能力; 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建立宏观与微观、走航与定点、梯度与原

位相结合的深远海环境探测技术体系 , 并实现了从

室内模拟实验室→海洋移动实验室→深海原位实验

室的跨越。这些设备和技术, 为我国大洋、深海科学

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在此基础上, 为了对世界深

海科学研究做出更大贡献, 根据我国的财力、科技水

平和需要 , 建议国家能立项建设深海生态站和大洋

钻探船。 

3.1.1  建设深海生态站    深海生态研究, 开展室

内模拟实验、分类鉴定、代谢过程以及适应极端环境

机制的研究都是必要的 , 但深海生物群落的变化过

程和规律的阐明离不开现场的定点、长时间的观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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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比如, 热泉、冷泉生物群落的生、消, 动物幼

体的扩散和生长发育, 群落中动物与微生物共生, 不

同种动物之间的共生或竞争等等 , 以及一些假设和

理论都离不开现场观察和实验。Shank 等(1998)曾用

“阿尔文”号潜水器, 对东太平洋中脊的一处热液口

进行了长达 5年的不连续观察和化合物的监测, 结果

表明, 热液口的硫化物和铁的浓度、微生物、以及动

物优势种和生物量均处于不断变化中。但因是不连续

观察 , 热泉群落的生物从哪里来的？又如何演化？

最后它们又到哪里去？不连续观察很难做出回答。

为此, 迫切需要长时序、连续、定点观测(于新生等,

2017)。 

建议可以在南海或西太平洋海山链选址建设深

海生态站 , 将南海生态站纳入近日由同济大学统筹

协调建设的“国家海底科学观测网”的南海海底观测

子网计划中。目前世界上尚无深海生态站, 我国如能

先行一步, 势将在深海生态研究取得突破性成果, 并

为深海资源开发和保护提供科学支持。 

3.1.2  建设大洋钻探船    海洋科学钻探、积极探索

大洋深部地质和生物圈, 抢占其制高点, 是海洋大科

学和地球科学未来发展的战略要务。而谁拥有钻探船, 

谁就掌握主动权。迄今, 仅美、日两国拥有大洋钻探

船。近几年 , 我国已有一些学者呼吁建造大洋钻探

船。吴立新院士在 2016 年就提出, 国家海洋重点实

验室拟在未来 3到 5年内, 推动中国大洋钻探船立项

建设 , 并以此为平台实现深海与深地科学的协同发

展, 寻求地球科学突破口(青岛晚报, 2016.11.11)。汪

品先院士也积极建议 , 他认为建造一艘中国科学大

洋钻探船, 是中国地球与海洋科学家多年的梦想; 如

果我们能够下定决心 , 走通过科技与产业相结合的

道路建造自己的大洋钻探船 , 就将能问鼎世界深海

研究的顶层 , 向建设海洋强国跨一大步(参考消息 , 

2016.2.16)。 

3.2  以生态系统研究为中心开展深海生态研究 

生态系统(ecosystem)的概念是 1935 年英国植物

生态学家 Tansley 提出的。按其定义, 生态系统是指

生物成分和非生物成分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 , 

通过彼此之间不间断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及信息传

递而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生态学功能单

位(林文雄, 2013)。系统(system)的定义, 是指彼此间

相互作用、互相依赖的事物, 有规律地联合的整体, 

是有序作用的整体。生态系统主要是功能单位, 而不

是生物学中的分类单位(孙儒泳, 1987)。生态系统的

研究内容包括生态系统的组成、空间结构和营养结

构、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发展演化和经

营管理等(孙鸿烈, 2005)。生态系统的概念, 体现了唯

物辩证法的思想 , 应当成为深海和大洋底深部生物

圈生态研究的中心思想和议题。 

根据生态系统驱动力的能源来源多样性 , 建议

将海洋生态系统划分为海洋光生态系统、深海暗生态

系统和大洋底深部生态系统三大类型。海洋光生态系

统, 能源来自太阳; 深海暗生态系统, 能源有的来自

化学能(热泉、冷泉生态系统), 有的来自海洋上层光

生态系统的生物产物(如颗粒有机碳和动物尸体)(张

瑶, 2018); 大洋底深部生态系统的能源, 除了化学能

外, 可能还有热能和放射能。由于能源不同, 因此生

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就有较大的差异。例如, 海洋光

生态系统, 初级生产者主要是浮游植物, 初级消费者

主要是浮游动物; 而深海暗生态系统, 没有浮游植物, 

微生物是热泉和冷泉生物群落的初级生产者 , 无脊

椎动物形成了独特的身体结构及代谢机制(姜丽晶 , 

2018; 曾湘, 2018); 大洋底深部迄今仅发现有大量微

生物, 没有动物。因此, 研究海洋三大生态系统的结

构和功能, 以及它们之间的彼此物质、物种、基因流

动和变化规律应是中心议题。 

在三大海洋生态系统中, 由于处于不同的环境, 

导致生物群落也明显不同。因而各大生态系统又可

再划分为次一级生态系统。如 , 我国的海洋光生态

系统 , 又可划分为河口、海湾、浅海、大陆坡、上

升流、红树林、珊瑚礁等生态系统(孙鸿烈, 2005)。

深海暗生态系统, 又可分为深海平原、海沟、海山、

热泉、冷泉等生态系统。各生态系统之间还存在过

渡带(ecotone), 起着能量、水、营养盐、颗粒物、有

机质和生物转移的通道 , 对探讨系统之间的关系也

很重要。 

将海洋划为三大生态系统 , 符合生态系统的定

义 , 也有利于从系统之间的比较和联系中寻找生态

学的突破点。例如, 浅层海水与深渊区域海水中微生

物群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Nunoura et al, 2015); 从海

沟中分离出的嗜压菌与浅层海水中的近亲种在基因

组成方面极为不同(Lauro et al, 2007), 原因是什么？

又如生物具有高度的地域性 , 热泉生物群落的优势

种和生物种类组成 , 在世界各大洋表现出较大的差

异。Vrijenhoek (2010)将全球热液区划分为六个生物

地理区 , 并对各区热泉生物群落进行比较和差异的

原因进行了探讨(Vrijenhock, 2010; 杨梅等, 2017)。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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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个生物地理区为: 东太平洋海隆北部和加拉帕戈斯

裂谷区(Northern East Pacific Rift,  NEPR + Galapágos 

Rift, GRA); 东北太平洋区(Northeast Pacific, NEP); 东

南太平洋洋脊区(Southern East Pacific Rise, SEPR)和

太平洋-南极海岭(Pacific-Antarctic Ridge, PAC); 中大

西洋脊区(Mid-Atlantic Ridge, MAR); 中印度洋洋脊区

和西南太平洋区(Central Indian Ridge, CIR+Southwest 

Pacific, SWR); 和西北太平洋洋区(Northwest Pacific, 

NWP)。 

海洋三大生态系统之间并不是互相隔绝的。海流

是物质输运、生物体迁移和扩散的主要运载体。深海

并非一潭死水 , 大洋底流不仅确实存在 (Holister, 

1963; 李家钢等, 2013; 管玉平, 2018), 而且深海底

部有阵发性水流、甚至逆向水流, 流速可以从平静的

5cm/s 左右在若干天内突然跃变为 30—40cm/s, 个别

观测点可记录到 73cm/s 的高值 (Richardson et al, 

1981); 还发现多个深水峡谷存在着和半日潮周期具

有紧密相关的上下往复环流活动(Shepard et al, 1979), 

深海环流存在 90 天以内的高频度变化 (王桂华 , 

2018)。全球大部分重要的深渊都处在深海热盐环流

的关键通道上。以太平洋为例, 在太平洋底层, 南大

洋深层水随深海热盐环流从南向北进入西太平洋 , 

依次经过克马德克海沟、汤加海沟、马里亚纳海沟、

伊豆 -小笠原海沟 , 最终到达最北部的阿留申海沟

(Yanagimoto et al, 2010; 谢强, 2018)。在垂向上, 气旋

式环流的存在使得深渊底层水从深渊中心上涌 , 进

入上层深海热盐环流流系中 , 而上升水体通过混合

下沉进入深渊系统 , 从而实现深渊与深海的水体和

物质交换等(Talley, 2013)。因此, 与水动力研究相结

合, 是探索生态系统之间的物流、物种流和基因流的

关键。 

另外, 据估计上部洋壳的平均孔隙约为 10% (曾

志刚等, 2018), 推测可能是深海和大洋底深部进行物

质和生物交流的一个通道。 

3.3  将深海生态研究纳入海洋大科学研究计划, 支

持多学科交叉和融合 

为解决全球性的重大科学问题, 已出现“海洋大

科学”(Ocean Megascience)研究新潮。研究聚焦在全

球海洋观测、海洋科学钻探、热液过程及其生态系统、

海洋生物多样性、海岸带综合管理等领域, 提出了许

多待研究的重大课题。如海洋与气候、海洋与地球多

圈层的相互作用、海底构造运动规律与成矿机制、深

海底地壳内的微生物、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和海洋生态

系统等等。尽管研究领域和重大课题的主攻方向、内

容各有侧重, 但要获得重大突破, 加强学科交叉和融

合很重要。 

路甬祥(2005)曾指出“学科交叉是学术思路的交

融, 实质上是交叉思维方式的综合, 系统辩证思维的

体现。自然现象复杂多样, 仅从一种视角研究事物, 

必然有很大的局限性, 不可能揭示其本质, 也不可能

深刻地认识其全部规律。因此, 唯有从多视角、采取

交叉思维的方式, 进行跨学科研究, 才可能完成正确

完整的认识”。 

瞄准国际海洋大科学的发展, 2018 年中科院决

定依托中科院海洋研究所, 联合中科院其他 12个研

究机构建立海洋大科学中心 , 制定了开展“印太汇

聚区多圈层相互作用, 在印度洋、太平洋建立水深、

立体、实时探测体系 , 以及海-气-地-生多圈层相互

作用的理论和模式 , 和海洋生命过程的认知”等核

心科研内容。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

中国海洋大学等单位 , 也计划加大深海探测和生命

过程与演化 , 以及海沟地形、洋流运动等关键科学

问题的研究。期望国家有关部门在“十四五”期间, 

能加大对深海生态研究的支持。特别希望能支持非

生物、生态专业的海洋学者参与或主持有关深海生

态的科学研究。 

最后, 建议加强深海探测、钻探和有关深海生态

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如正在实施的国际大洋发现计划

(International Ocean Discovery Program, IODP, 2013—

2023), 该计划重点发展海洋与气候变化、生物圈前

沿、地球表面环境的联系和运动中的地球四大领域。

中国作为国际大洋钻探计划的成员, 应积极参与(张

晓华,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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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DEEP-SEA ECOLOGY RESEARCH AND SEVERAL SUGGESTIONS 

LI Yong-Qi,  WANG Wei 
(College of Marine Life Sciences,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03, China) 

Abstract    The exploration and study of the deep ocean and its bottom biosphere is the research focus of modern ocean 

mega-sciences and future ocean science, which has importan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ne of its important contents is the 

study on deep-ocean and deep ecology. In this paper, three mileston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deep-sea ecology, and the 

research progresses in this subject in China are briefly reviewed. In addition,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vigorously 

develop deep-sea exploration and drilling equipment and technology, to build deep-sea ecological stations and ocean 

drilling ships, to conduct deep-sea ecological research focusing on ecosystem, to incorporate deep-sea ecological research 

into the research plans of the state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to support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ed research. 

Key words    deep-sea exploration;  ocean drilling;  ocean mega-sciences;  hydrothermal community; cold spring 

community;  marine ecosystem 
 


